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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张炜 （连载 63）

舒莞屏看看憨儿，一脸不解。
憨儿正大口吃肉，说：“中听，他们
在喊老母驴！”席间静了一瞬。“夜
叉”跺足击案，指一下憨儿：“这么
着，酒后咱俩单挑，可能战上三五
回合？”憨儿抱拳：“使得。赤手还
是执剑？”“随你！”席间一片沉寂。

舒莞屏端杯站起：“诸位兄弟，本
巡督一行多有叨扰，还蒙大营管
襄助，我等明日即要回返，在此借
酒敬谢。”说完先自饮下。
“夜叉”大饮，伏在桌上。胖子

蹑手蹑脚走到她身边，轻轻摇动。
“夜叉”仰身坐直，满脸珠泪，好像
整个脸浮肿了，盯住了舒莞屏。

“大营管！”舒莞屏站起。她龇着一
口板牙嘟囔：“我说过，我喝了酒
可不得了！”

散席后，憨儿还记得“单挑”
之约，挽挽袖子。舒莞屏阻止：“休
得戏闹。”几人簇拥“夜叉”而去。
舒莞屏和几个卫士在栈道上走了

一会儿。高大的火把下，两旁茂绿
更为幽深。“哼嗯哼嗯”“哆嘎哆
嘎”“啊吧啦呀吱儿”，高高低低的
叫声来自夜幕深处。憨儿问：“大
人，您会洋语，竟听不出它们说
甚？”舒莞屏大笑。该回去了。卫
士将二人送至门口，施礼退去。憨
儿进门吃了一惊：“夜叉”像一尊

泥塑般坐在椅子上。“她在哩！”他
慌慌退出。舒莞屏叫了一声：“大
营管！”“夜叉”睁开眼，对憨儿说：
“本营有要事禀报，还请规避。”憨
儿未动。舒莞屏示意他到门外稍
待。
“夜叉”返身上闩，说：“巡督

啊，本营酒力泛上来，还望海涵。

有些许事体求助大人，不知可有
冒犯？”她拿腔拿调，边说边将外
衣脱下，露出碎花细绒单衣，“好

个葱俊小生，脑瓜就像刚出锅的蔓
菁。还不将我拿下！”她翻着白眼
跌在榻上，动手褪衣。舒莞屏猝不
及防，只见长爪似乌贼，巨腹如海
猪。一股浓浓的泥腥味儿令人掩

鼻。他去开门，想不到已从外面关
严。“憨儿转来！”他拍门呼喊，全
无回应。
“大人放心，他和两个卫士都

好着呢。巡督走南闯北，可见过老
鹰放过小鸡、老猫不叼小雀？”她
一口咬住舒莞屏的束发绫子，哧一
下拉断，两手做出扑人状。舒莞屏

奋力一挣：“休得无礼！”“夜叉”站
直，两腿奇长。“哦哟大人，执剑则
个！”说着再次扑将过来。舒莞屏
轻身闪挪，她一下跌在榻上。舒莞
屏眼疾手快，扯住布单猛地将人旋
裹，然后撕开几条布绺，将其捆个
结实。

从午夜到凌晨，舒莞屏一直
端坐读书。日上三竿，侍者手提食
盒进来，瞥瞥榻上：“大营管？”“她
正歇息。”食盒打开，里面有汤盅
米粥。他对侍者喊道：“唤卫士前
来！”憨儿与两个卫士进来。“大人
哪！他们对我使了蒙汗药！”憨儿
说着，四下睃寻，站在榻前合掌大

笑。二卫士也忍俊不禁。憨儿说：
“待我将她扔进水汊里去！”舒莞

屏阻止。
终得回返。车子驰过那道沙

岗，又见高高的木架和旗子。哨兵
不再鸣炮。“巡督大人真好身手
啊！”憨儿一路感叹。卫士说：“再

好的功夫也抵不住蒙汗药。”憨儿
说：“再厉害的‘夜叉’也抵不过龙
王！咱巡督大人就是一条蛟龙！”
舒莞屏说：“各位切记，回营不得
言及此事。”

天黑前抵达总营。“还是巡督
马快。”头领咝咝吸气，一脸惊异：
“那娘们儿真个是泼皮野物，依仗

是老刀鱼范至将军的外甥女，谁都
不放在眼里。她一天吃六头海参、
三只海马，都是起性之物啊！了
得，几位大人能囫囵个儿回来，也
算天佑！”舒莞屏有太多话说与头
领：既为猎场总领，手握生死杀伐
之权，即有不可推卸之重责。海风

怒号之夜，他一遍遍设想返回大城
池之后，如何面对冷霖渡大人。想
得最多的还是万玉大公。时下，看
着这位猎场总头领，终于忍无可
忍：“总头领为捕蜇场总管，想必
是月月巡行了。”对方将茶盅端
起，嫌烫般啜饮：“大人所言甚是。
不过，在下只得绕开‘夜叉’。”舒

莞屏历数猎场乱象：劫掠与惨死、
捕蜇工与腌蜇女的哀号。头领仰

头眯眼：“此非一日积弊，已经四
任头领。不说大风大涌之险，单是
盗贼倭寇、各色悍徒，已数不胜
数。各营自有路径，利厚物丰经营
日久，吾小小都尉职衔岂能随意开

阖。”他站起，声音低沉，“不要说
‘夜叉’了，小小‘锅腰’也难驯服。
去冬之前他又得赏赐，女子不足二
十。在下老妻多病，居祖祠多年，
苦处找谁说去？”

舒莞屏无从抚慰，言道：“婚
配须明媒正娶，何有‘赏赐’一
说？”头领嘴巴瘪着：“巡督大人，

那些将军，更不要说国师了，许配
一个女子，何有不从之理？”头领
拱手向悬挂的万玉像拜了拜，四下
瞥瞥：“我要禀报几件秘事，还望
大人知悉。那个‘夜叉’或有谋反
之心，她出言不敬，操练兵勇，私
制多管火枪。”“谋反？”“哦咦大

人，在下亲眼所见，岂有半句虚
言。”头领声音渐扬，“在下还要禀
报，那‘锅腰’私蓄大宗白银，明里
缴银库七股，实则不到六股。”头
领鼻头抽动，以茶代酒自饮三杯，
殷殷言道，“大人如得方便，可为
鄙人美言。在下肝脑涂地，不求厚
禄，只望府上稍有怜恕，赏赐一中

等品貌女子即可。”
（未完待续）

远亲近邻来了不少，吃住都是镇上管待。让他

们吃去、喝去、住去、喊去好了。他都能听到几个亲

戚在宾馆打牌谁赢了、谁输了、谁在牌上做了手脚

的话，看来心思也并不都在他的病痛上。好在能来

暖个场，烘个摊子，也是大为必要的。当然，他们最
好都住在宾馆里安生打牌，别老围在急诊室外哭

闹，听得他心烦。有时他恍惚感到自己真的要死

了，觉得活着是不是一种梦境？可护士扎针的疼

痛，尤其是给他交裆换药时的刺激，还是在一次次

提醒他，生命大致是无碍的。

现在他想得最多的，还是究竟谁下的黑手。何

首魁？派出所所长敢这样胡整？他之所以敢到镇政

府告他，就是觉得这家伙还不至于胡来！告他是逼

他办案，是想让他少跟孙铁锤、叫驴这些哈 拉扯。

何黑脸这人心是狠点，但这么多年，还没人说他给

谁下过黑手。上一任派出所所长就老给人下套，想

收拾谁，一套一个准，最后被套中套给害了，现在

还关在大牢里。

想来想去，给头上套了丝袜，在黑暗中毒打自

己的，最有可能的仍是孙铁锤。但他当时在月亮地

里隐隐发现，三个人又都不像。孙的身材他还是印

象深刻的，尤其肚子凸出，都是胡吃海喝塞成那样

的。而打他的人，没有一个肚子是大的。有一个倒

是有点像叫驴。可叫驴那晚的确喝醉了，在他离开

镇上时，亲眼看见那货躺在派出所门口，人事不省
的。是不是平常推钢磨得罪了什么人？可思来想

去，觉得没跟任何人结过梁子。除了孙铁锤，这一

辈子他还真没有第二个仇人呢。因此，这次必须借

势，把孙铁锤彻底扳倒才是正理。

本来他是想再昏迷七十二小时，把镇上和县

上都美美吓唬吓唬，并且还装出了呼吸急促、命悬

一线状。谁知那个陈院长突然出馊主意，说不行了
切开喉管，要保证呼吸通畅。他娘的，好好的喉咙

割破算咋回事？就在手术一切齐备，医生已经在他

脖子上比画，护士开始消毒时，他不得不睁开了已

经不太适应光线的眼睛，嘴里直喃喃。

安北斗问他想说啥。

他把房里所有人都看了看，最后眼睛死盯在

了南归雁的肋骨上。
通过这几天住院，他可是学到了不少医学常

识。过去只知道腔子疼，不知道那是胸腔的肋骨软

组织在作怪。这次反复透视、拍片，还做什么 CT，
医生确定，他的二十四根肋骨大体无碍。这些肋骨

都包着心肝肺，它们无碍，想必里边那些细软也是

无大碍的。但衔接胸椎的软肋确有大损伤。软肋，

就是脆骨。炖猪排的时候，那儿最好吃，有嚼头。人

身上一样，医生说那儿也最脆弱，想是炖了也容易

嚼烂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不大好咬。比如何黑

脸，你就咬他不动。但通过几天的观察，他发现南

归雁的软肋比较明显，张皇失措了几天几夜，见他

醒来，还眼泪汪汪地拉住陈院长的手，当救星看，

好像是他们医院让人起死回生的。南归雁是镇上

一把手，真要制服孙铁锤，相信他自会有手段，就

看他制不制了。反正他有软肋就好办，死死咬住，

不信他不疼。

“哎哟！”

“又咋了，如风？”差点没惊厥了南归雁。

“疼！”

“哪儿疼？”

“浑身到处疼啊！”

他没敢指具体的腹腔脏器，害怕医生又让拍

片子做 CT。听说那玩意儿有辐射，照多了得癌
呢。

11 小年
只要没有死人，就什么都好说。

在温如风挺过七十二小时后，南归雁倒头在

宾馆美美睡了一觉，然后才考虑起下一步工作来。

他先找到何首魁，希望加紧破案，尽快把打人凶手

绳之以法。说这话时，他还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何首魁不紧不慢地说，县局都插手了，能破就

一定会破。但所有案子都不能乱逼，一逼就会搞成

冤假错案，这是他几十年干公安的经验教训。这黑

脸还很不客气地说：“你年轻，路长，一辈子要记

住，萝卜快了不洗泥。越有权越不敢乱逼人，但见

逼，就出事。底下人都是看领导眼色行事，你一急，

他们比你还急，急了就狗急跳墙，不弄出个冤假错

案来咋交代？咋出成绩？我们见得多了！吓唬吓唬

可以，但不敢随便拿人，一拿一辈子就毕了，好多

人背后都是一大家子，冤枉不起啊！”

“那你的意思是不破了？”南归雁有点咄咄逼

人的意思。

“我没说不破，而是要正常破，不要急头绊脑

地乱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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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翻着白眼说：“我想坐火
车到世界去。”

大家都笑了。就你铜钱，还坐
火车到世界去？世界在哪儿你知
道吗？不过这事不重要，重要的是
铜钱现在没问题了。初医生给他
扎了针，初医生老婆给他施了术，
功劳该算在谁头上呢？
“当然是我们家老初，”初平

阳母亲说，“起码他没扎错地方。

这是科学的胜利。”
初医生笑笑：“算平阳他妈

的。”
这是老两口多年来的交流风

格，以貌似不拆台的相互拆台为
乐。初医生从来都瞧不上这些歪
门邪道，一旦有人请他老婆出去
搞点类似的“迷信”活动，他就在

她出门前开玩笑，记着，别说你跟
大和堂有啥关系。他老婆就说，大
和堂是个什么地方？我只知道太
和殿，在北京，我儿子带我去看
过。看不上归看不上，初医生也不
会把它一棍子打死，人世间的确
有很多我们解释不清的东西。爱

因斯坦聪明成那样，也有很多事情
弄不懂，想找个神来问问。拿中医
来说，很多西医也瞧不上，望闻问
切，都什么呀；他们认为中医有太
多的经验之谈，很多时候跟着感
觉走，感觉这东西科学吗？中医从
来都理直气壮地反驳，当然科学，

只是这种科学你们理解不了而已。
初医生既懂西医，也行中医，他端
得好这其间的分寸，已经不跟自
己打架了。但是，对招魂、请个笔
仙、用杯子碗问个吉凶等迷幻之
术，即使他想不明白，也依然持保
守态度。老婆倒也无所谓，这东西
她也说不出成花成朵的大道理，

就算能说，肯定也不正大周全，所
以非不得已她不会在医生丈夫面
前露这手。

铜钱的确是安静了，两眼里
狂躁的血丝逐渐退去。这个铜钱
天生爱招雷电，二十年前招过一
次。那一年运河上下出了鬼，一个

夏天雷电交加，简直就是自然界
的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光南大
街上的直径接近一米的泡桐树就
被劈了五棵。闪电的高温让泡桐
树的汁液沸腾，如同树的血管膨
胀爆裂，五棵泡桐被一分为二、为
三、为四。那个夏天铜钱将大裤衩
提到胳肢窝，一手握着生锈的铁

铲子，一手端着曹平凡平常喝水
的大搪瓷茶缸，在每一棵树下认
真地找知了猴洞。他天生一双好

眼，入土三分，只要地表面稍有风
吹草动，他就知道一铲子下去能
挖出几只知了猴。他弓下腰，把铲
子插入运河南岸紫穗槐根部潮湿
的泥土里，一道闪电贴着他的后
背划过。他觉得那是哪个家伙拿

铁铲子，在他脊梁上拉出了一条
血口子，灼痛过十秒以后才想起
来惊叫。从河北买黄豆回来的蓝
麻子正好经过，看见铜钱的头发
全都直直地竖起来，正丝丝缕缕
地冒着青烟。豆腐坊的蓝麻子说，

傻子都命大。只是擦着他脊梁过，
要是随便从哪个地方进了身体，
傻子就再也见不着了。

也是在那个夏天，福小的弟
弟景天赐在运河里游泳时被闪电
吓出了毛病。想起天赐如同想起
一道闪电，初平阳在驱赶掉这个

念头的两秒钟内，算出了从天赐
之死至今的漫长时间，一共是十
九年。他要避开这漫长的十九年，
他问铜钱：
“你想到世界的哪个地方

去？”
“到世界的世界去，”铜钱疲

倦地说，“就跟你一样，远得几年

不回一趟家。”
街坊们在寒暄时听到这句

话，嘲讽如同关爱，哎呀，铜钱跟
个大人物似的，整天惦记着到世
界去呢。曹平凡一家人对此笑笑，
自从铜钱被猪踢成了傻子，三十
三年里他们已经习惯了别人对儿

子善意的取笑。他们一家人和四
条街的邻居一样，只要不出意外，
对铜钱说过的任何一句话都不愿
放在心上了。在大和堂里，上心的
只有初平阳，当铜钱再次重复“到
世界去”时，他的头脑里一亮，专
栏有了。阿尔巴尼亚爬到他脚上，
初平阳抱起它，跟铜钱和邻居们

打了招呼就上楼去了。本来他应
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尽职
地就首都各方面的问题答乡亲们

问，同时恭敬地接受他们对远来
游子的嘘寒问暖，但是现在，他抱
着长毛狗上了楼，进了房间坐到
书桌前，打开电脑。

这一坐下，基本上就没站起
来，除了中间下楼吃了一顿午

饭、一顿晚饭，去了两趟厕所。中
间母亲还送来两杯茶水、一个苹
果、一只香蕉和一条淮海市晚间
新闻。等他写好专栏，离开电脑
走到北向的窗户前，黑夜已经来
到花街：城市的万家灯火次第点

亮，从河北岸大兵压境而来，正
在跨越运河；运河被两岸的灯火
照耀，水面犹如一张起伏荡漾的
画布，泼满了细碎癫狂的油彩；
石码头上有人走动，影子被路灯
从一边拉到另一边，胖瘦不等，
忽短忽长。

到世界去

写这个专栏的时候，阿尔巴

尼亚趴在我的脚面上；三年之后

我重回故乡，这只长毛狗很快认

出了我。铜钱此刻也在楼下，他因

为要拦下火车而遭到雷击，受了

惊吓，两眼像吃了生肉一样血红。

我父亲给他扎针，我母亲为他施

了“法术”，科学和迷信并用后，

他恢复了常人的肤色和眼神。傻

子中的常人。他陈述雷击的感受

时说，那是有人偷走了他的一条

腿。可以想象一下，雷击的感觉在

一瞬间如同消失，由充满导致的

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摔倒在泥水

里。毫无疑问，这是一系列巧合，

在他放下石头准备让火车停下

时，火车碰巧出了故障；在他准备

逃跑时，一道闪电碰巧经过他脚

后跟，但这个傻子以为是他弄坏

了火车，以为闪电来袭是火车在

向他报复。在我们这个刚通火车

的地方，对一个没见过几次火车

的人来说，火车可能具有的力量

你不知道究竟有多大，包括某种

通灵似的力量。他的确是个傻子，

小时候被猪踢坏了脑袋，他大我

六岁。

有意思的地方不在铜钱是个

傻子，也不在他拦火车和被雷击，

而在，这个傻子想到世界去。街坊

们为他这个想法笑了，一个傻子，

也想到世界去！但我呆立一旁，瞬

间仿佛也遭了雷击———傻子也要

到世界去！

（未完待续）


